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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唢呐就是这样，调儿越高，个头儿越小。

——《百鸟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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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娱乐与票房齐飞，
资本共类型一色”说不

类型片要不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这一

点，针对当下亚洲类型电影的现状，包括中国内

地与港台类型片的创作，或许具有一定的迫切

性。看看当下在我们市场上走俏的某些类型片，

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令人相当尴尬的问题。目前，

类型片创作虽然大面积铺开，其实大多流于“东

施效颦”，简单模仿或照搬好莱坞,其品种也并非

多元荟萃，而是题材、样貌单一，更缺乏艺术想象

力和创新的智慧。“青春片”多沉迷于青春早逝与

怀旧，书写伤感的初恋与多角恋，还有跨越国界

内外的公路片、无厘头式的喜闹剧乱炖以及惊悚

闹鬼、玄幻搞怪等等类型，大都充斥着低俗的娱

乐元素，并将拜金主义奉为第一准则，炮制诸多

轻薄、搞笑、低俗的大、小IP，将金钵银钵赚得满

满当当。

孰料市场上我们年轻的观众群体似乎相当

宽容。于是“泛娱乐化”快餐之作乃得以甚嚣尘

上。正所谓：娱乐与票房齐飞，资本共类型一色。

但是，此等流行、跟风、时尚的类型片创作，其文

化底蕴大都十分肤浅而贫瘠。

类型片的诞生，诚然主要是着眼于市场，更

侧重于商业营销。毫无疑问，其娱乐元素自然是

与生俱来的。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欧洲，

“作者论”则一向是受到人们尊重的一种艺术风

尚，而类型片则并不那么兴旺与诱人。事实上，即

便在好莱坞，为了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类型片创

作也总是致力于艺术多样性的开拓，促成电影在

样式以及类型模态上的多元共存共荣，让银幕透

现出八面来风的生活气息，也给观众带来不同娱

乐休闲的满足。说到底，类型片其实是将故事题

材作了细巧的区分，而这种类型区分的前提是：

尊重观众，密切地与观众欣赏电影的惯性及其周

期性心理热点的变化交互适应、交互吻合。类型

片虽说是可以复制的，但这种复制并非绝对类似

工业流水线上拧螺丝钉式的作业，它并不屑于

“一窝蜂”或者“照葫芦画瓢”的匠人做派，它要求

编导者，要具有起码的类型片素养和手艺。其实

每一部不同类型的故事，都要求具有不同“原型

的特质”。诚如美国电影编剧和学者罗伯特·麦基

所言：“无论电影在哪儿拍摄——好莱坞、巴黎抑

或香港，只要它具有原型的特质，其愉悦性便会

在全球引发永久性的连锁反应，从一家影院传到

另一家影院，从一代观众传向下一代观众”。

世界版图上富有
民族特色的影片创作

不妨来看看大环境，当今亚洲正处于一片

地缘政治的震荡当中，亚洲类型电影的创作显

然离不开这样一种文化生态语境。亚洲作为

一个文化共同体，其类型电影创作，恰恰是以

包容各国各自不同的人文与娱乐元素，作为其

创作的内核与前提的。印度、伊朗、日本、韩国

等，各自都在类型片创作领域追求各自独具民

族特色的文化品位，特别是印度的歌舞片常盛

不衰，连好莱坞也攻不破它。再如伊朗、日本

或者韩国等，各自都以其各具独特民族文化风

情与品位或者“看家本事”的类型片创作而自

立于世界电影之林。

中国的类型电影，其实也是个舶来品。大约

早在1926年1月8日，我们第一次引进一部“惊

悚片”，由美国环球公司1925年出品，名为《歌

场魅影》（原译），它在上海奥迪安大戏院公映竟

轰动一时。11年后，马徐维邦的《夜半歌声》问

世，它的类型模态虽然脱胎于好莱坞的“惊悚

片”，但该片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原型特质”却融

入了中国的文化和地域风情。由此而论，好莱坞

虽曾给予我们以类型片的启蒙，但它很快就被

中国的文化所同化，马徐维邦所做的贡献，恰恰

证明了这一点，他出色地将中国文化渗透进“惊

悚片”叙事框架里，如鱼得水、水乳交融、十分得

体。而在美国，其最早诞生的类型片品种其实并

不是“惊悚片”，而是生命力最久远的以印第安

人文化为其内核和精神火种的西部片，从大师

约翰·福特著名的西部片经典《铁骑》与《关山

飞渡》，到《与狼共舞》再到卡梅隆的《阿凡达》。

西部片恰恰是以其独特的印第安人文化为土

壤，并在向现代的衍进中形成了一种难能可贵

的人文品格，而它却是很难被移植到外国或者

中国来的。

正如欧洲难于移植西部片，美国也无力移植

中国的武侠功夫片。所以，类型片并非在世界各

国全然雷同不变，其类型或模态之花色品种则应

是姹紫嫣红的。但美国无疑是类型片品种最丰富

也最强盛的国家。

在当今世界电影的版图上，由美国率先发祥

的类型电影，模态多样，品类周全，它不断地复制

着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但为银幕增辉添彩，繁花

竞开，而其中的佼佼者则成为好莱坞手上能够征

服全球市场的一张张王牌。但是，欧洲却并不一

定买好莱坞的账，他们推崇的是“作者论电影”，

尊重电影艺术家的个性及其对生活独具慧眼的

审美发现，于是乃推进了电影流派的兴盛，其大

师级人物如雷诺阿、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

尼、布努埃尔、阿仑·雷乃、罗勃·格里叶以及瓦依

达等人的影片同样风靡全世界。

类型片与艺术片相互排斥吗？

中国电影产业的体量在近两三年间井喷式

高速发展，中国业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电影票仓的

地位。但是，它的文化气度却不够包容与长远，竟

然容不下艺术片的生长，将艺术片创作强制性地

挤到犄角旮旯而奄奄一息。吴天明的一部遗著

《百鸟朝凤》，竟要靠方励跪求乞讨来分得市场的

一杯羹，票房七八千万的这一数据，俨然对于特

别额外“开恩”而增添排片表的院线经理们来说

是给足了面子而欣然快意的。但与此同时，这对

于吴天明在天之灵来说无疑难以告慰。从欧亚到

好莱坞，不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上发生

过如此“跪票”而文化十分吊诡之现象。这一

“跪”，无论是跪者、还是从排片不足2%而齐刷刷

为之增添场次的经理们以及抱着各种动机买票

入场的观众与看客们，各方都被给足了面子。但

是，它绝对是难以再加复制的。纵览世界，它们个

自都有自己常规的艺术院线，观众在任何一天都

不难找到自己喜欢看的艺术片，特别是在欧洲一

些国家，艺术影院还可以定期拿到国家的补助资

金，观众甚至还可以预先“点”片，在影院指定的

时段前往观赏。

银幕是什么？在由现代性与现代文化思潮引

领的当今世界，或许是实现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

的最佳平台，是倾听不同声音并能包容世界文化

多样性存在的理想场域。而作为银幕叙事的主

创者在艺术创造里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仍然是

亚理士多德《诗学》里讲的“摩仿者”，无论创作

悲剧、喜剧、酒神颂或者史诗，都是凭借对人物

动作及其命运的摩仿，从而构成供人观赏和思

考的故事。他又补充说：“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摩

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

式不同”。

在世界电影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由于对人

物动作展开摩仿的出发点不同，随之就逐渐形成

了两大创作趋势。在美国，好莱坞类型片因侧重

对观众观赏心理以及对电影市场的适应，便形成

了类型电影（Genre Film）的发展与繁荣;而在

欧洲，则因电影艺术家更多注重个性化体现及其

在多部作品里一以贯之的风格特征，率先在法国

诞生了名扬一时的“作者论电影”(The Auteur

Policy)。事实上，类型电影强调电影制作的共性

以及相对稳定的可复制性，以此确保为市场提供

以娱乐性为其标志性的元素而令观众亦步亦趋，

促使市场兴旺而常盛不衰；而作者论则注重电影

艺术的原创性，以此确立主创者在作品中思想的

渗透力及其所追求的美学境界，并以影像来呈现

人间百态以及艺术家的独特风格。这两大创作趋

势，贯穿于整个世界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二

者各辟蹊径，无可替代，同时却又互为启迪，由此

乃造就了电影作为精神产品繁花竞胜、气象万千

的美学风采，给不同的观众群体，带来不同的休

闲娱乐或审美享受的满足。

事实上，类型片与艺术片之间虽有一定的界

限，但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尽管归属于两

种不同的叙事风貌与品味，然而二者的边界往往

很难划分得清楚。一般的类型片靠匠人手艺就不

难复制完成，而举凡能在类型电影领域里独领风

骚者，则必然养成了不可复制的独特个人风格。

如约翰·福特之于“西部片”、希区柯克之于“惊悚

片”、卢卡斯之于“星战系列片”，还有如卡梅隆竟

独出奇想地将白人自高一等的文化，谦卑地融汇

于印第安人文化，由是而举重若轻地将经典西部

片“与狼共舞”的原型故事移植到“太空星球”，给

世界银幕增添了一道令人叹为观止的璀璨景观。

这些类型片的主创者，无不在美学境界上别唱新

声、历久弥新，并以大师级的叙事智慧垂范于世。

从匠人跨越到大师，或许仅有一步之遥，而这“一

步”的文化功力却非比寻常，需要艺术家一辈子

的心血和超群脱俗的智慧。在类型片创作里，最

看重的是有没有原创性和文化品位，凡有品位者

方属上乘。我们倡导类型片创新而切忌类型化，

一“化”便“僵”，如此必将断送类型电影鲜活的艺

术生命力。

深一层来说，类型片与艺术片不但互不排

斥，有时竟因二者边界的模糊化反倒形成了十分

微妙的一种融合。特别在类型片行家里手的创意

下，这样的模糊化“融合”，竟成了艺术家求变、创

新而“迁想妙得”的一种智慧。由于类型片与艺术

片在民族文化底色上必然存在着某种同一性，由

此也就逐渐焕发出一种艺术的“聚合力”，从而促

进并奠定了这个民族电影艺术趋向多元、良性、

健康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且看由韩国导演金汉珉拍摄的历史片《鸣梁

海战》，将传记、战争与悲剧史诗叙述熔于一炉，

令人耳目一新。该片讲述了 400多年前（公元

1597年）一个传奇的海战故事，当时为明朝万历

二十五年，朝鲜当年尚附属于明朝。这场大战由

朝鲜久战沙场、银发白髯的老将军李舜臣亲率主

力舰船，直面日本强大的舰阵，在世界海战史上

创下了以弱胜强、屈指可数的奇观。朝鲜打败倭

寇，打败日本300多条船组成的舰队，而李舜臣

仅有12艘船。这部片子在韩国本土市场竟超过

了卡梅隆的《阿凡

达》，观影人次约

1800余万，占全国

人口近五分之二，

票房达 200 亿韩

元，可谓引领市场

观影潮流而令人

振奋。可是，该片

在 2014 年底来到

中国的贺岁档上

映，其票房所得还

不足 3000 万人民

币。这部具有如此

厚重史诗力度的

海战大片，却无法

得到中国观众的

认同，中国文化产

业的虚浮之气由

此显现。

在《鸣梁海战》里，有这样几个核心桥段令人

难忘，如“背水一战”，运用的正是孙子兵法，置之

死地而后生。其实它的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一种割不断的文化渊源。再如“火焚军营”、

“祭母盟誓”、“智胜日军”等三大段，着力揭示了

朝鲜海军的智慧和勇气，以智勇战胜恐惧，形成

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当凯歌高奏、万众欢呼之际，

这位李舜臣老将军却手抚银髯，含着如此深沉的

历史忧患，发出一声长叹：“这样结下了深仇大

恨，又将如何是好？！”影片于此煞尾，俨然叩响了

一记发人沉思的历史悲情之重锤！该片不仅仅在

东南亚受到广泛关注，在美国的票房也很高。缘

何竟在中国遭遇如此不堪的处境？这值得引起我

们深沉的反思。

回过头来再看看，当下我国电影产业的

GDP与人文底蕴及其美学品位之间，事实上已

经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的倾斜状貌，甚至于是一种

撕裂状态。笔者在此要质询的是：在市场背后，究

竟是谁的手在操盘？

反观中国电影市场高票房之作，很能说明一

些问题。《捉妖记》的问题显然远不止于写了男人

怀孕，产下个撒娇卖萌的萝卜小妖，单单在生理

逻辑上说就讲不通。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从来

不会写到如此疯癫的地步。而更关键的问题则在

于，这部电影将炫技、卖萌、搞怪作为讲故事的支

点，用好莱坞B级片的低俗元素来绑架故事的铺

陈。导演许诚毅轻车熟路，把美国“怪物史莱克”

那一套搞怪逗乐的东西全盘照搬进了中国，连其

主创团队原班人马也是从美国请来的，齐齐上

阵。该片受到各方力捧，并且堂而皇之地征服了

我们的市场，轻取了个“满堂彩”。其实这个“满堂

彩”恰恰非常不光彩，它在市场冲刺的最后关头，

却被曝出票房注水。有学者曾一语中的地将该片

概括为：“文化混杂奇观”，并指出：“这部纯正爆

米花电影飘散出来的奶油味也越来越多地挥发

出技术勾兑的气息，狂轰滥炸的视觉奇观下是化

简到无物可说的文化内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本

末倒置，用已有的好莱坞特效技术来倒转设计情

节，使人物屈服于特效，文化臣服于技术”。

而《美人鱼》则玩了个穿靴戴帽的小把戏，打

出了一块金晃晃的“环保”主题的大招牌。细究其

实，该片着力讴歌的是资本大亨，作为第一主角

的这位大亨，竟然大发慈悲关了声纳、停了填海

造地，俨然被打扮成以“环保”来拯救世界的大英

雄。考察《美人鱼》走进市场的第一步，早就由金

融大佬开出18个亿的保底票房，从18个亿开始

计算它的第一张电影票。似这等“双冠军”，双双

都特别享受到了市场“密钥”延期的待遇。而该片

是否具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则显然更值得给出必

要的质疑与批判。

要说真正以人文情怀来写“环保”主题的电

影，首屈一指的当是陆川于2004年执导的《可可

西里》。该片采用警匪片的类型叙事模态，其影像

则力求如同纪录片似的逼近真实。可可西里位于

青海西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属于藏羚羊

自然保护区。可是，在剧组12年前去拍片时，国

家的武警部队并未进驻到那里。当年为保护藏羚

羊，由民间自发组成的巡山队，他们的武器装备

远不如盗猎者的强大，故此巡山队每向盗猎者隐

蔽的茫茫雪原深处前进一步，其危险性也就增大

一分，为此，他们曾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与牺牲，但

却前仆后继、英勇无畏、矢志不移。作为影片第一

主人公的日泰，是巡山队的队长，竟在与匪帮激

烈拼搏的最后时刻壮烈捐躯。影片结尾是一个圣

洁的葬礼，洁白而纯净的镜像，将观众带进了何

等崇高而庄严的美学境界。事实上，陆川所带的

摄制组，每向盗猎者隐蔽的雪原深处前进一步，

其遭遇的危险性与巡山队几乎是一样的。可以

这样说，这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里，都注入了创

作者炽热的情怀和为艺术而付出的奉献精神。

在这里，与拍摄的进程同步，艺术家的心灵也接

受了一次圣洁的洗礼。该片曾荣获第17届东京

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第41届台湾金马奖

的最佳影片奖。若是以拜金主义作为内

心的“欲望”来搞创作，必然会专注于钱

眼，岂能像《可可西里》的主创者那样作

出真正的艺术奉献！若将《美人鱼》与

《可可西里》放在同一个艺术的天平上

来衡量，显然是无法平衡的。

我国类型片创作上的
一大“盲区”——少数民族电影

笔者还想论及我们在类型片创作

上的一个“盲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

来，我们一直并未十分清醒地弄清楚，中

国原来还独有一种为世界上所罕见的类型片，它

就叫：“少数民族电影”。少数民族电影，既是一种

特定的题材范畴，更重要的是，它的镜像无不源自

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和谐的大家庭，

其镜像呈现出各个民族各自所独有的“心灵史”及

其人文地域风情与风俗，凸显出少数民族所拥有

的人文原生态，赋予中国银幕以文化多样性的巨

大魅力，这恰恰是中国影坛值得引此为荣耀和自

豪的一笔精神财富。而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主体意

识的创作者，则需要抱定民族的自信心，努力促成

并不断提升我们民族文化原生态与现代性的对

接。诚如黑格尔所言：“只有从心灵生发的，仍继续

在心灵土壤中长着的，受过心灵洗礼的东西，只有

符合心灵的创造品，才是艺术品。”

新中国成立的前十七年，我们曾经拍出过在

人文高度上十分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如《山

间铃响马帮来》《刘三姐》《阿诗玛》等脍炙人口的

作品，这种由多民族不同文化所创造的类型片，

在美国没有，在欧洲也没有。自本世纪之初，《卧

虎藏龙》《英雄》等中国武侠类型片在国际上曾引

起风靡一时的文化轰动效应，十多年后乃渐渐淡

出世界银幕。随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镜像，则

以其独具神韵的民族志、心灵史及其缤纷多彩的

人文原生态而亮相国际，

成为世界各国瞩目的焦

点。这类少数民族电影的主创者，

不断以“民族母语”情结实践着与

现代性的交融。早在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

“草原史诗三部曲”，即：《东归英雄传》《悲

情布鲁克》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先开拓了

少数民族母语电影之先河。2016年2月16日，电

影《侗族大歌》在加拿大第22届维多利亚国际电

影节获得特别颁发的“新文化浪潮”大奖，继又在

同年4月16日，在美国第49届休斯敦国际电影

节上获得两项大奖，一项是最佳艺术指导奖（卢

燕），一项是最佳导演奖（欧丑丑）。像这位侗族年

轻导演欧丑丑一样，诸如藏族、蒙古族、满族、回

族、苗族、侗族、彝族、瑶族、白族、傈僳族、哈尼族

等等各民族的年轻导演群，正在迅速成长，他们

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无不以抒写民族的“心灵史”

为己任。我们学术界显然需要更多地关注与研究

他们的作品，不要只看北上广或者是“小镇青年”

所追求的东西，不要让少数民族电影成为我们在

类型片创造上的“盲区”。

中国的类型片
要具有独特的文化品位

概而论之，我们的类型片不能总是踩着好莱

坞的脚印亦步亦趋，中国的类型片不能不具有自

身独特的文化品位。在美国，系列片已经成为一种

大的发展趋势，它们创造了很高的票房，比如说

《哈利·波特》系列获得全球票房77亿美元，《星球

大战》系列获得43亿美元。单单这一部《哈利·波

特》就超过我国2015年全年的票房总和。而我们

飞速增长的年度票房，或许并不值得我们一味骄

傲，按人口红利来说，美国是3．7亿人口，我们则

近13．7亿人口，这个人口红利到底该怎么来计

算？真的不能简单地专看票房，笔者想要提出质询

的是：我们今天的类型片究竟被谁绑架了？我认

为，就是被拜金主义所捆绑、所奴役。类型片作为

艺术品的基本属性，也遭到拜金主义

的“谋杀”。金融大佬借强势资本之力，

所抢夺的有时并非是真正值得珍惜的

文化品格与品质，而是“高票房”与“高

颜值”。所谓“高颜值”，指的是明星或

“准明星”光鲜、美丽的脸庞和身材，竟

以此代替了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刻

画。

如果我们的类型片，除了跟风抢

钱，除了以“高颜值”和媚俗的“娱乐

快餐”来刻意制造“票房冠军”，如此

沿袭下去，恶性循环，那就永远也出

不了如约翰·福特和希区柯克式的类

型片大师。激浊而扬清，褒优而贬劣，

中国的类型片不应当总是“东施效

颦”，而应当努力开拓出一条以中国

民族文化独特的情怀和神韵为内涵

的类型片创造之路，用现代镜像来书

写我们的“民族志”、我们民族的“心

灵史”，呈现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品位，并以虚

怀若谷之心，与世界诸国在人文精神的高度上不

断展开新的对话，实践新的交融。”
“ 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都很

脏，可是心灵却很干净。 ——《可可西里》


